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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法轮功学员告诉人们法轮功真相














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在自焚事件发生之后，曾到河南开封调查，刘春玲的邻居们说从没见过刘春玲练过法轮功。而她的女儿刘思影，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几天后就能带着插管、声音清亮地接受采访、唱歌，完全违反医学常识。如：所谓的自焚男子王进东，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在火焰中竟然不变形不破损（下图所示），等等。








破绽百出的骗局








湖北麻城市白果镇综治办主任鲁性辉遭恶报猝死








二零一五年三月二十八日，麻城市鲁性辉暴死家中，连医院都来不及上，年仅四十八岁。


自一九九九年～二零一零年，他一直担任白果镇综治办主任，主管迫害法轮功事项，白果多位法轮功学员都遭到他的迫害，明慧网曾多次曝光他的恶行。多位法轮功学员跟他讲真相劝善，可是他一味行恶，置若罔闻，如今恶报猝死，留下悲伤的家人，真是可悲啊。◇














【明慧网】一位名为“风清扬”的年轻网友曾经写了一篇《我为什么仇视法轮功》的网文，文中写到：“有一天一位要好的朋友问我：你为什么仇视法轮功？”


我想想，这还不好回答吗？我说：因为──血淋淋的镜头，有病不治，× 教，自杀等等。朋友又问：我知道，你说的那些是中央电视台的“为什么”，我是问，你为什么仇视法轮功？我一时无法回答，朋友又问：你看过任何一本法轮功的书籍吗？这次我又大吃一惊。我不但没有看过任何一本法轮功的书籍，而且也只是听说过其中有一本《转法轮》，现在已经被禁止。我只看到这本书的





封面，从来没有翻开过。”


“法轮功是什么？我突然浑身冷飕飕。原来对这个自己不自觉仇恨了好几年的法轮功，我其实一点也不清楚，但我却仇视他。为什么？这次是我自己问自己。”


“风清扬”在文中反思了自己是如何被中共一言堂的宣传洗脑的。他说：“当我发现自己这些年被人在脑袋中潜移默化地植入了仇恨法轮功的思想后，心中极度不安”， 他说，自己一直带着被灌输的仇恨对待法轮功，其实等于充当了这场迫害的帮凶，所以最后表达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深深歉意。


在中共对法轮功长达十多年的迫害中，中共一直在用谎言抹黑法轮功，煽动人们对法轮功学员的仇恨，特别是对于青少年的洗脑更为严重。它直接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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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刑演示：电棍电击





有很多事情是超越于“政治”的，如：道德、普世价值、修炼等问题，就象老子的《道德经》，表面上讲的是当王、治国的道理，实质上是指导人修行的，并不是什么“搞政治”。善恶、正邪等基本是非问题，也是不能随着政治、政党来扭曲的。 


中共建政后，发动历次运动，不但使中国的自然环境遭到强力破坏，更导致八千万中国人被害致死，整个社会道德沦丧，贪腐盛行，黄赌毒遍地。今天中共又残酷迫害信仰“真善忍”的好人，至少三千多名法轮功学员被折磨致死，还有无法统计的众多法轮功学员被秘密活体摘取器官。中共罪大恶极，已到了天理不容、人不治天治的地步。 


古今中外许多著名预言，如：





■ 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时所使用的酷刑多达100多种，包括电刑、毒打、摧残性灌食、注射不明药物、冻刑、烫刑、超强度奴役等等。





退党团队方法(真名、化名、笔名同样有效) ：* 退党电话：001-416-361-9895,001-702-873-1734  * 退党传真：


 001-201-625-6301 * 退党电邮：tuidang@epochtimes.com * 无法上网者可将声明张贴在公共场所,以后再上网。





十六年没过团圆年　湖北周克利全家控告江泽民








（明慧网通讯员湖北报道）十六年来，湖北省咸宁市农科院（原农科所）周克利女士全家五口没过一次团圆年，日前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提请司法机关追究江泽民刑事责任，赔偿全家人背负冤案、饱尝牢狱之苦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与精神损失。


一次，周克利的大儿子陈卫群和儿媳熊春枝被绑架迫害，七、八岁的女儿孤苦伶仃，无人照顾，就用稚嫩的小手在墙上歪歪扭扭的写：“妈妈，我想你。”由于奶奶、父母均被非法关押，后来，大姑姑陈立群（周克利的大女儿）把孩子接到家里去，谁知没多久，陈立群又被抓，陈立群的丈夫经常出差，小女孩儿有时候 只好到熟人家要点饭吃。有一回，小女孩儿正在别人家吃饭，结果一群恶警把那户人家也抄了家……


自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对法轮功实施“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截断”、“打死算自杀”的迫害，周克利全家深受其害，被绑架、拘留、洗脑、劳教、抄家（十多次）、律师罚款、监控、跟踪、开除工作、扣发工资。全家人无法在当地生活，从此走上了一条流离失所的路。


70岁的周克利诉述：多次遭非法拘留、洗脑，劳教二年、扣发退休工资


我于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开始修炼法轮功，在修炼前患有骨质增生，双手发麻，连筷子都拿不起来；严重鼻炎、乳腺增生。修炼后无病一身轻，为国家、家庭节省了一笔可观的医药费。不仅身体健康，思想也得到净化，无数事实证明法轮大法是健康身体、提升道德的高德大法。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我去省城武汉上访，被非法关押在咸宁温泉岔路口派出所的铁笼子里，晚上蚊子咬得无法闭眼。第二天被送往双鹤看守所关押十五天，被勒索伙食费300元。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进京上访，早上刚从旅馆出来，就被恶警抓走。我们一行共有八人，其中有我儿子、媳妇、小孙子。我们一家人被关在前门派出所的铁笼子里。几天后我们全家就被押回当地。在火车上我被双手铐着，被非法押到了当地派出所，后又被非法关押至温泉双鹤看守所二个月。在这期间岔路口派出所所长白玉平、陈志会以我和苏小莲进京上访为由，向农科所勒索6000元，十二月份又勒索5000元，说判劳教。


二零零零年一月二十日非法劳教二年，送到湖北沙洋劳教所。去的第二天北风呼啸，大雪纷飞，中午到操场站队打饭，不准回房间吃饭，一个个只好站在雪地里吃。我当时冻得直哆嗦，手脚僵硬。再加上饭菜冻的冰冷，如何下咽。大法弟子抗议这种做法，一起背法，结果招来了毒打、罚跪、电棍电击，一片混乱。晚上睡觉，一个个侧着身子直直的接着一个垒一个紧紧的靠着。晚上上厕所，必须慢慢的拔出来。回来后就再也挤不进去了，只好站一晚上了。白天在菜园种菜，每天要挑五十担大粪种菜，整天衣服是湿透的。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的一天，当时正是中共十六大期间，温泉岔路口派出所一群恶警，到农科所索要10000元，然后到浙江嘉兴去找我。把我哥哥和弟弟绑架到当地派出所，逼他俩说出流离失所的我的下落。而且还派对门监视他们家，发现我马上报告当地派出所。对门这一家比较正直，不愿管这事。派出所问他，他就说没看见回来。过了二年后，这个对门才给我哥哥讲这件事。


仅因信仰“真善忍”就被逼的无家可归，不能安享晚年，连基本退休工资也被剥夺，扣发了我十一年工资（包括劳教），二零一一年底才要回了16万6千元工资。


长子陈卫群诉述：35岁的他被迫害致老态龙钟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进京上访，我、妻子、孩子三人同时被抓，关在北京前门派出所的铁笼里。孩子当时只有六岁，吓得哭叫。警察破口大骂，还收了我们的背包。下午被警车带走，把我们关进了咸宁驻京办事处。两天后被当地派出所带走，我被非法关押在咸安区猫耳山看守所三十天。咸安区国保大队长曾国华到我单位咸宁市方向机厂勒索五千元，全部从我工资中扣除。


二零零零年五月一日，又被岔路口派出所绑架，非法关押15天，家也被抄；十月一日，在家中被绑架，非法关押20天，家被抄，师父法像、大法书被抄走。（转下页）


（接上页）二零零零年十二月的一天，我去别人家有事，被恶警白玉平跟踪，以“串联”为由绑架，在猫耳山看守所非法关押45天。回家后，被单位咸宁市汽车方向机厂非法开除工作，并要我把厂里户口转走。到目前为止已被非法开除十四年半，工资损失六十万元。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的一天晚上，我正往家里走着，看见前面不远处停着一辆民用车，车号为鄂A54321，我没在意，继续往前走。刚走到车边，车门突然开了，跳下几个便衣朝我扑来，我马上向一个巷子跑去，恶人在后边追，跑着跑着前面没路了，眼前只有一片水田。眼看就被抓住了，我立即跳下水田，便衣不敢下水，我走脱了。


二零零二年九月二十六日，我被武汉公安一处恶警在水果湖绑架。据说恶人跟踪很久，还摄了像。在光天化日之下，他们把我的长裤脱下，罩在头上，塞进车里开走了。也不知到了什么地方，将我推下车，关到一个屋子里，将裤子换成了一个黑塑料袋蒙在头上，双手被铐着，推倒在地，拿鞋底猛烈抽打我的头部。这时塑料袋紧贴在脸上，呼吸困难，人简直快要憋死了。就这样在公安一处关押了两天，然后就把我押送到武汉市第二看守所（一个专门关押死刑犯的地方）非法关押。在这里整个冬天穿的都是单衣单裤，冻得浑身发抖，每天还要挨死刑犯的打。而且，每天还要被公安一处及宋瑞生、度志祥提审，前后被非法提审一百次，逼我说出资料来源、资料点和人员情况。但我不配合，什么都不说，恶警就每天往我身上泼冷水，在我身上放冰块冻我，还要面壁罚站，拳打脚踢，真是生不如死！邪恶说：谁要你不说，不说就冻死你，打死你。家里送来了被子、棉袄、毛衣毛裤，看守所的恶警说：我们这里没有这个人，你拿来的东西赶快拿走，否则我们就充公。


二零零三年三月，我被非法判一年半劳教，被非法送到武汉市荷湾劳教所迫害。当时我的头发百分之六十都白了，人瘦的皮包骨，只有三十五岁的我，活脱的就象一个老态龙钟的老头儿。半年时间浑身都冻黑了，身上、脸上爬满了深深的纹路，象刀子刻的一样。


儿媳熊春枝诉述：遭非法关押、劳教迫害 妈妈被活活吓死


我未修炼的时候，患有肺结核，经常吐血；一九九六年九月开始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健康，十九年未吃一粒药，未打一次针。人变得心地善良，心胸宽广，能为别人着想。


二零零一年七月一日，因进京上访，被广场便衣抓走，拳打脚踢，把包里师父经文和身份证搜走，后被非法押回当地，关押在温泉双鹤看守所近两个月。接着非法劳教二年，于二零零一年八月底，送往武汉狮子山戒毒劳教所非法关押。


在那里，我白天从事高强度劳动，晚上面壁罚站，直到天亮，每天只能睡一小时左右，人被折磨的全身浮肿，并经常遭电棍电击毒打，打的浑身青一块紫一块。由于酷刑折磨导致大口吐血、拉血。此事被曝光后，邪恶十分害怕，不允许家人接见。家里人十分担心，我娘家人就找了温泉公安分局要求放人，并请客、送礼，花了很多钱，局长宋瑞生同意放入。谁知却是一场骗局，不但不放人，宋瑞生还伙同狮子山戒毒劳教所匆匆忙忙把我转到沙洋劳教所三大队继续非法迫害。


在沙洋劳教所，我被关在小黑屋里整整三个月不见天日，不允许见任何人。家中七、八岁的小孩孤苦伶仃，女儿想妈妈时，就用稚嫩的小手在墙上歪歪扭扭的写：妈妈，我想你。由于家人均被非法关押，后来大姑姑陈立群把小孩接到家里去，谁知没多久大姑姑陈立群又被抓走。陈立群丈夫工作很忙，经常出差，小孩有时候只好到熟人家要点饭吃。有一天在老师家吃饭，恶警跟踪到老师家，把老师家也抄了，什么也没抄到。可怜的孩子，面对中共警察暴行，幼小的心灵一次次被伤害。恶警还经常跟踪她、盘问她，奶奶、小姑姑在哪里，孩子回答不知道，她真的不知道。


二零零四年一月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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